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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托万·莱里斯被人们称为“反恐英

雄”，但到现在他也说不准自己是否赢了这

场战役。

在一年前巴黎那个响彻枪声的周五晚

上，安托万·莱里斯第一次和恐怖分子相

遇，并失去了自己的妻子。

该对那些用AK－47突击步枪杀死妻
子的人说些什么呢？他静默了三天后，拨开

眼前晃晃悠悠的午餐、尿不湿、家居服，一

句话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你们休想得到我的恨。”

打开电脑，这位 34岁的法国记者轻易
就把文字敲进了脸书账号，打出了后来在

全世界超过 20万次阅读，让他被视为“反
恐英雄”的“新鲜事”。可是如今，妻子遇难

一年后，当安托万带着他的新书《你们休想

得到我的恨》重回人们的视野时，人们才发

现，“反恐英雄”的背后，同样是不尽脆弱与

哀伤。

2015年 11月 13日，那个让安托万命
运改变的周五之夜，来自伊斯兰国（ISIS）
的枪手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出现在巴黎的

酒肆、饭馆、街道以及巴塔克兰剧院，用自

动步枪对着人群扫射。

这是法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

击事件。来自 26个国家的 130人遇难，至少
有 600个经历这次恐袭案的受害人至今还
在接受心理治疗。当时，安托万的妻子伊莲

正和朋友在巴塔克兰剧院观看一场重金属

摇滚音乐会。

“周五晚上，我生命中一位特殊的女性

被你们夺走了生命，她是我生命中的挚爱，

是我儿子的母亲。但你们不会得到我的仇

恨。”一年前，安托万在脸书账号上写道：

“就剩我们俩了，儿子和我，但我们会比世

上所有的军队都更顽强。我不会把一丝一

毫的时间浪费在你们身上。”

可是到现在，发誓像士兵一样坚强的

安托万甚至没有办法看自己写过的文字。

新书校对的时候，出版社派了个编辑过去，

在他面前大声地朗读书稿，以求挑出错别

字。“我不能去理解这些文字，我只能像听

音乐一样听着，顺着它的声音去纠错。”他

说。

他试着去理解那些被仇恨所驱使的杀

手——并不是为了原谅，而是作为一个公

民去理解他们滥杀无辜的动机。但他觉得

这对自己来说也太难了。

那句名言说，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

大。“全是胡扯，”安托万笑着说，“我没有变

强大，我比从前更脆弱。”

他的反恐宣言走红之后，世界各地的

陌生人都向他致以问候。世界上的每一块

大陆都有人邀请他去度假，他收到过袜子、

帽子、幼儿园同学的妈妈做给他儿子梅尔

维尔的爱心羹汤等各种礼物，甚至还有一

张空白支票。可他说，在那些充满同情的眼

神中走过时，他感到“自己成了伊莲的鬼

魂”。

有那么一阵儿，这世上唯一一个对他的

笑容还报以微笑的人类，只剩 17个月大、刚
学会说“爸爸，妈妈，奶”的儿子梅尔维尔。

在一年前的宣言中，他说要照顾梅尔

维尔，“他午睡刚醒。他会吃点儿点心，我们

会在一起玩耍，就跟从前的每一天一模一样。

这个小男孩会永远都开心自由地生活着，他

的幸福与自由就是对你们最大的蔑视。因为，

你们同样，没法让他生活在仇恨中。”

可是在给儿子读睡前童话时，他会想

起，从前妻子伊莲总是跳过故事里最恐怖

的那几页，不让儿子知道七星瓢虫会被巫

婆施以咒语。在真实的生活里，他的儿子却

无法直接跳过那些恐怖的日子。

一年之后，安托万对《华盛顿邮报》记

者承认，当得知妻子遇难的时候，他本能地

恨所有恐怖分子，恨不得能把他们从地球表

面抹去。但随即他问自己：这样好吗？我真的

愿意让仇恨占据生活中的所有方面吗？

“毫无疑问，找一个仇恨对象，能让自

己更轻易地去逃避痛苦，”在书中，恐怖袭

击发生后第三天，即将看到妻子的遗体之

前，安托万写下了这个问题，“你可以一直

去想着他，就不用再思考自己的生活；你恨

他，这样你就不用再去恨生活到底给你留

下了什么；你为他的死亡而欢喜，这样就不

用再对那些还活着的人露出微笑。”

他最终决定：“我们必须得让自己的生

活继续下去。”

在伊莲遇难时，儿子梅尔维尔还不会

说话。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两天后，他对母亲

缺席的生活表现出了烦躁。安托万不知道，

儿子能否理解发生了什么。

为了对儿子解释，他用手机播放起了

妻子平时常听的音乐，然后尽己所能告诉

他：“妈妈没有办法再回家了。”他絮絮叨叨

地一句接一句说，她出了严重的事情，但那

不是她的错，她一定很想和他待在一起，只

是她做不到了⋯⋯最后，儿子哭了，哭得

“就像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哭泣”。

安托万背起了儿子，带着他吃饭、洗

澡、上托儿所。他学着给儿子剪指甲，带着

他去伊莲的墓上看望妈妈。他们搬了新家。

现在，当被人问起时，安托万会对人

说：“我们很好，我们俩在一起很好。”

他不想用更多的生活细节去满足别人

的好奇心。这一年来，他尽量避免跟人谈论

到妻子遇难这件事，也没参加任何受害者

的互助组织。

他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把

那篇“你们休想得到我的仇恨”发在脸书的

新鲜事里，“也许这就是一种自我保护，当你

经历过这么可怕的事情，当你陷入阴影，你

必须给自己找一点光亮，这是一种本能。”

就在巴黎恐怖袭击一周年的纪念日，

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

戈回到了巴塔克兰剧场，喇叭一个接一个

地念着包括伊莲在内的在那里被杀害的

90位死者的姓名。
活动现场有市民说，巴黎人的心中比

从前有了更多恐惧——有的朋友听到放烟

花的声音，都会吓得赶紧找地方藏起来。

也有人告诉记者，恐怖袭击一年后，他

在妻子遇难的地方继续经营着自己的生

意。这是他对恐怖袭击者的回应：“我们不

会因为你朝着我们开枪，夺走我珍爱的人，

就突然变得跟你们一样又蠢又充满仇恨，

甚至失去爱别人的能力。”

最近，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法跟人聊妻

子的安托万，终于硬着头皮参加了一部法

国纪录片的拍摄。他说，他不是什么超级英

雄，而是巴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父亲，专注

于把孩子抚养长大。

“我们当然可以跳过那最恐怖的几页，

但是去阅读它，也同样重要。”接受英国记

者采访时他说。

他让自己的书终结在了妻子遇难的第

十二天。那一天，安托万带着孩子去了伊莲

的墓地。离开的时候，他童心大发地去踩水

洼，梅尔维尔笑得开心极了。

最弱小的反恐英雄

陶成鹏：被欺凌

陶成鹏结束了自己15岁的生命。

他是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的一名初

中学生。在一些人的声音中，这个住校

生“成绩不佳”“数次逃学”“向同学借

钱不还”。

而在他留下的遗书中，事情是另一

个版本，这个版本里有着不堪忍受的校

园欺凌。

他被逼着在夜里跳舞，被迫为宿舍

同学洗头洗脚，自己却不允许用热水。

他每次打饭打水，都拎着五六个饭盒和

水壶，自己的那份是排在最后的。他甚

至被逼着不得不到处借钱。他被殴打过

多次，没有反抗。

陶成鹏记录着那些有关欺凌的“日

常琐事”，也被这些貌似是琐事的欺

凌，一点一点地摧毁了。

他渐渐不爱说话，也不爱笑了，成

绩越来越糟糕。他对家长说有同学欺负

他，家长也无可奈何。他的父母称，他

们将这些告诉了老师后，因孩子糟糕的

成绩和逃学的经历，被老师斥责。

最终，陶成鹏将遗书夹在学生证

里，喝下了剧毒的农药。

吴天君：手指

刚刚“落马”的河南省委原常委、

政法委书记吴天君，有个外号，叫“一

指没”。

曾任郑州市委书记的他在规划图上

动动手指，画出了成千上万个套着白圈

儿的“拆”字。这根“指哪儿拆哪儿”

的手指，为吴天君带来了政绩，也为他

搭起了快速升迁的阶梯。

短短 4年之内，郑州 400多家报亭

被拆除，22个造价共 2000 多万元、且

只使用了 5年的快速公交 BRT站台被

拆掉，大片棚户区、城中村被雷霆般扫

除， 627 个周边村庄被拆成了瓦砾，

175.65万人被动迁。

这根手指被利益和野心驱动着，

急切地“擂响新农村建设的战鼓”，即

使被质疑“脱离实际”，即使强拆引发

的争端一次又一次发生，即使中央的

“1 号文件”明文表示不提倡拆并农

村，也坚决不肯停止。

如今吴天君落马了，有人挂起了横

幅，放鞭炮庆祝。那根以权力为依仗、

肆意挥舞的手指，终于可以被按住了。

虐童幼师：门槛

好好的孩子被送进幼儿园，然后，

被老师悬空架在窗框上，揉脸，拍照，

孩子的惊恐的哭声和求饶声，伴着老师

的哈哈大笑声⋯⋯这样的场面如果被家

长看到，心一定会碎了。

这令人揪心的场面，就发生在河北

深州市大疃社区幼儿园里。

涉事的幼儿园已经被停业整顿，那

3名保育员也被警方行政拘留。事情貌

似是解决了，却仍让人难以心安。被曝

光的幼师虐童事件层出不穷，这些职业

素养低下的老师，究竟是怎样轻易跨过

了那道职业准入的门槛，来到这些无法

保护自己的孩子们身边的呢？是日常监

管的轻视，还是招录准则的缺位？

要避免悲剧，就不能仅指望着事后

的追责。想让花朵安全生长，千万别忘

了，把花园的围栏修筑得高点儿，再高

点儿。

瑞士人李牧：挑战

李牧是瑞士人利亚姆·贝茨的中文

名字。

他在阿尔卑斯山下长大，家乡的空

气质量，好到能进全球排行榜前三。而

如今，这个爱旅行的年轻人，在北京二

环的胡同里租了套四合院，带着十几个

人组成的团队，铆足了劲儿跟雾霾作斗

争。空气净化器、空气质量监测仪⋯⋯都

是他的小公司正在研发的产品。

李牧抱着肩膀站在窗前，窗外飘着

霾。这个瑞士人眼睛里闪着的，都是挑

战的光。这个爱折腾的人，12岁就自

己编代码、写电子游戏，16岁就趁着

放假，跑到中国“拜师学功夫”。现在

他在中国创业开了公司，当着旅游节目

的主持人。

起初他只是想“解决自己在生活中

遇到的呼吸问题”，现在，他想解决更

大的问题，比如⋯⋯

“全球环境污染。”他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江 山

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阿姆赫斯特一头

扎进哈尔滨市，宋宇铮本来是憋着口气要

揪出一个幕后“凶手”，但是很多时候，他都

不知道向何处用力。

哈尔滨冬季雾霾的“真凶”是他追索的

目标，这位罕布什尔学院的大二学生最开

始聚焦供暖季劣质褐煤。花了半个月时间

调研，转悠了好几个老旧小区、城中村和

热电厂后，他看到“雾霾不仅仅是一个环

境问题，而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社会问

题”。

11月 12日，他的调查报告最终以《寻
找哈尔滨市雾霾的“最大推手”：一位大学

生的调查报告》为题，发表在网络平台，引

起了相当的关注。他更在意的却是离开哈

尔滨的那天，和司机随口聊起那里的雾霾，

司机满不在乎地说：“这个我可不关心，也

不懂科学，咱们东北哪儿没有雾霾呀？”

听到这句话后他“有点儿无力，甚至有

些失望”，“原来当地人自己都没有关心这

个”。

这个在北京长大、如今大部分时间待

在美国的小伙子，很早就关注哈尔滨的雾

霾。他还记得 2014年冬天，新闻里说沈阳、
哈尔滨等地部分区域空气质量指数峰值多

日“爆表”，这个结果令他震惊。

在他记忆里，小时候回到位于辽宁抚

顺的老家过暑假，虽然目力所及都是老旧

的工厂、居民楼，但是至少空气干净。年近

八旬的姥姥也记得，虽然东北工业刚刚开

始起步的时候环境差，但她 2000年左右离
开那里的时候，环境经过治理已经有所改

善。

“东北怎么变成了今天这副样子？”教

了一辈子书的老人叮嘱孙子，“这个问题一

定要弄清楚。”

宋宇铮在美国大学里完成“污染和我

们的环境”的课程期末论文时，选择研究空

气污染。在纸堆里摸索半天，他断定虽然哈

尔滨冬季污染有各种原因，“但其中最大的

病因还是燃煤供暖排放，背后那个‘推手’

则是劣质褐煤”。

褐煤价格低廉，但煤化程度低、燃烧污

染大。为了根除雾霾，早在 2015年供暖季到
来之前，哈尔滨市政府就发出了被称为“最

严煤炭监管”的通知，决心彻底切断内蒙古

劣质褐煤到冰城的路。然而那一年东北刚

刚供暖，哈尔滨空气质量指数再次爆表了。

本来已经锁定凶手的“案情”发生了新

的变化。这个刚刚读完大一的学生立刻决

定到“案发现场”走一遭。

在他的高中班主任、北京 166中学曹
老师的眼中，这个行动力强的孩子能做出

这件事一点也不奇怪。在高一的科学研究

方法课上，宋宇铮作为小组代表发言，说

要做一个服务学生的社群网站，“说得非

常热闹”。

班主任觉得“好宏大啊”，甚至隐隐担

心会影响学习。最后网站不仅做了出来，还

在丹麦青年科学家竞赛中，得了个三等奖。

当站在哈尔滨土地上的时候，他面对

的是一个更宏大的问题。他在哈尔滨市政

府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官网和一家热企

网站上留言，希望进行采访，然而一直到他

去哈尔滨，这两份留言都没有收到任何回

复。

在一个供热企业，他壮着胆子走向门

卫问：“我在做关于供暖和雾霾之间关系的

调查，能不能让我去参观下？”“走走走，赶

紧走！”迎头赶上的是一顿呵斥。

几次碰壁让他不得不向母亲的熟人求

助。仿佛地下工作者接头一样，在市中心的

一家小饭馆里，宋宇铮见到了好不容易才

联系上的某热企中层管理人员。对方的要

求是：“不能告诉你我的名字，也不能直接

引用我说的话。你只能自己尝试理解，然后

内化它、写出来”。然而即使如此，对方依然

没有放下戒备。

宋宇铮开始根据自己的调查抛出一堆

问题，是不是从 2012年开始大量使用褐
煤？这些煤是不是从呼伦贝尔运过来的？但

是对方要么只回复一个模糊的“嗯”“啊”，

要么就直接说“对”。

尴尬的气氛在两人中间蔓延，原本冲

劲儿十足的宋宇铮只能迂回前进，委婉地

说，“作为热企肯定也有很多的苦衷”。

对方这才有点儿松口，因为烟煤价格

上涨，热企开始大量使用褐煤。“你要认清

这个问题，我们如果不使用褐煤的话，没办

法经营下去。”

他了解到，过去为了让褐煤符合环保

标准，有能力的大热企改造了设备，如今褐

煤被严禁，经过改造的设备不能高效率燃

烧烟煤，企业运行更加困难。

“小孩干这个事情还挺好的，挺关心咱

们的社会。但是你有些问题还是要为自己

考虑。哈尔滨的事情你们外人不懂，里面的

事情太复杂。”那位中层管理人员在临别时

这样告诉他。

这句话他不只听热企的员工讲过，在

和政府部门的基层官员、锅炉管理人员打

交道时，他都感受到了他们的戒备。有人告

诉他：“你不是哈尔滨人，这个事情你不会

懂的，不要再问了，这不是什么学生能够改

变的事情。”

他觉得有些委屈。在哈尔滨调查时，害

怕当地人引起误会，他绝口不提自己在国

外留学的身份，也不敢提自己正在北京一

家自媒体实习。他有时候甚至不提“污染”

二字，只说自己在研究与供暖相关的一系

列社会问题，做一些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面对不同人的质询，他

都基本能坦然面对，真正让他困惑的，是来

自于中国留学生朋友的质疑。

在回国前，宋宇铮正好看到学校有个

奖学金是关于亚洲环境调查的，就想以研

究哈尔滨雾霾为课题申报奖学金。

朋友质问他，万一这个奖学金设立的

目的就是把中国学生当刀子使，来抹黑中

国怎么办？宋宇铮纠结了好久。

后来，他说服自己“主要看做事情最

初的目的，无论是研究正面还是负面的，

它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让这个国家变得

更好。”

“希望能够带来现实中的改变”，一直

是宋宇铮追求的目标。他曾经写过小说、

创作过戏剧。在一本小说里，他为自己描

绘过一所像哈利·波特世界中魔法学院一

样的大学，但是后来发现，“做文学只能活在

自己创造的世界，不能对外部的世界有所影

响”。

罕布什尔学院允许学生入学一年后再

选择专业和研究方向，宋宇铮放弃了自己喜

爱的编剧，选了发展经济学和城市社会学。

“我做这些实质性的东西，可以帮助我更好

地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还有它的问题究

竟在哪儿，然后在现实的世界中真正去解决

它，造成一些改变。”

他总是在做着一些别人眼中有些独特

的事。在毕业生返校时，曹老师总是能从自

己的学生那里得知宋宇铮的最新消息——

美国留学时，因为学校食堂又贵又难吃，中

餐奇货可居，他尝试自己创业找个折中方

案，解决华人留学生的“口腹之难”。在美国

的图书馆发现散落在海外的中文孤本，他

也计划着将文字输入电脑进行数字化保

存，让“过去的好书重见天日”。

“知识分子应是在乎他者、在乎别人，

我觉得作为大学生就应该这个样子。”在曾

经的实习单位，同事听说这个 95后的孩子
只身去哈尔滨调查，赞赏不已。

但是宋宇铮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儿慌。

身边有很多朋友去投行、四大会计事务所

实习，可以得到很好的收入，出入更高级

的社交场所，他却选择了这样的专业，不

知路在何方。他这个时候只能安慰自己，

“没办法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做自己不想

干的事情”。

看到“哈尔滨空气质量指数爆表成那

个样子”，身在美国的他有了一种强烈的反

差感。在那个春光明媚，空气清新的地方，

他坐在自己的宿舍里，写下了对哈尔滨雾

霾调研的奖学金申请计划书。

半个月的调研中，他不仅还原了褐煤

流向哈尔滨的过程，还发现，如果环保设施

到位，燃烧褐煤所产生的污染物完全可以

维持在低于国家控制标准的水平。一些国

有大型热企对设备进行了使用褐煤的改

造，但是那些自有锅炉房的老旧小区与单

位而言，并没有更多的“环保”预算；而棚户

区内自己烧煤的居民，环保装备显然也并

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

在走访老旧小区和城中村的居民时，

那里的现状让他记忆犹新，“像是停留在

2000年，很久没有看到有人在摆摊卖旱烟
这些东西了”。

这些地方的简陋小锅炉本是燃烧劣质

褐煤的重灾区，在改造过程中被大规模关

停，老旧小区供暖效果不如以前，“在家还

要穿上棉裤”。一个 90多岁的老奶奶，拉着
他的手，希望把他们的生活困难说出去。

“严重的老龄化让部分社区成为信息

孤岛。”他感叹。“从松花江畔离开这座城

市，我看到冰城的供暖季雾霾问题远比想

象的复杂。”他只把这句感慨写到了文章

里。

就在宋宇铮离开后不到 3个月，11月
初，哈尔滨市空气质量指数再次爆表。据中

国环境监测总站数据，哈尔滨市 11月 4日
的 PM2.5日均值和小时值分别达到 704微
克/立方米和 1281微克/立方米。回忆起那
些天的日子，哈尔滨市民觉得“连呼吸都困

难”。

宋宇铮的调查报告在网络平台发出

后，他特地看了看评论。让他有些失望的

是，尽管在文章最后，他又一次强调“希望

能让更多人去思考，雾霾背后不仅仅是一

个单一的因素”，但他还是看到有人拍手称

快，说就是供热企业的问题，有人批评政府

不作为，还有人在为东北适不适合居住而

争论不休。

“其实是我不想看到的，他们只看到了

自己想看的那部分。”宋宇铮说他更希望

关注他这篇文章的人，不是刻意去指责哪

一方干了那些事情，而是抛掉偏见，真正

去解决问题。

宋宇铮在哈尔滨

张 渺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杨 海

在上海的“二次元”世界里，

“北叔”的裁缝铺是一个“圣地”般

的存在。

不管是飘逸的仙侠装，还是未来

感十足的太空服，北叔总能把它们从

“二次元”世界里还原。十几年来，

北叔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年轻人走进店

里。他只记得，只要穿上刚刚剪下线

脚的衣服，活泼的大学生就能瞬间变

成表情深沉的名侦探柯南，一本正经

的白领也能成为满脸痞气的海贼王。

最开始的时候，北叔还没听说过

cosplay这个词，来来去去的年轻人还

在叫他蒋师傅。直到前来订做衣服的

人越来越多，逐渐挤满了这间闸北公

园旁边的小房子，他才开始被年轻人

客气地称作“北叔”。

再到后来，北叔也改了口。他慢

慢得知，这群年轻人有个共同的名

字，叫coser。

“coser 最难的就是没地方做衣

服。”坐在缝纫机前，北叔双手按着

正在制作的衣服，头也不抬地说，

“我不过是做了其他裁缝不想做的

事。”

在现实世界中，这个 coser 眼中

的“圣地”只是一间 20多平方米的

老公房，老到涂料已经盖不住墙壁，

窗户挡不住寒风。一面帘子把房间分

隔两部分，一边是北叔和妻子的双人

床，一边是他们的工作坊：两台缝纫

机、一个熨烫机，以及一台电脑。

更多时候，北叔夫妻的工作和

生活是隔不开的。房子的墙上挂满

了各种画风奇怪的 cosplay 服装，海

盗服的下面是一台已经发黄的电冰

箱，超人服的下面是总会有剩饭的

电饭锅。就连帘子上面，也挂着几

款游戏里的爆款服装。

“每天的生活都是一样的，很平

淡。”北叔抬了抬手，接着又继续工

作。

上世纪 80年代初，北叔就跟着

父亲到上海做裁缝。那时所有人都穿

着几款同样的衣服，喇叭裤就是当时

的“奇装异服”，他还记得，一些年

轻人走进店里，怯生生地告诉北叔，

自己“想做一条和电视上一样的喇叭

裤”。

再到后来，不仅在上海，全国的

年轻人都穿上了这条“奇怪的裤子”。

那个时候，上海的裁缝铺总是引

领着潮流。北叔店里墙上挂着的喇叭

裤很快被小脚裤代替，小脚裤又变成

了太子裤，太子裤又变回了最初的直

筒裤。可不论如何变化，这些衣服和

喇叭裤一样，都曾是“奇装异服”。

直到“非典”时期，来做衣服的

人少得可怜，一个女孩拿着一张图过

来，问北叔能不能做图里的衣服。那

是一件简单的动漫服装，没什么生意

的北叔就试着接了下来。

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闯

进了“cosplay”圈子。在那个 co-

splay 服装只能自己做的年代，越来

越多的少男少女找上门来，手里拿

着各种奇怪衣服的图纸，像是找到

了寻觅已久的家园。

北叔的工作也被彻底改变。布料

的颜色从灰色、深蓝色变成五颜六

色，直来直去的剪裁也变得越来越弯

曲。

“几乎没有重样的衣服，有时一

件衣服要做上三四天。”因为太麻

烦，大部分裁缝都不愿做 cosplay 服

装。

每天上午 9点，北叔和妻子就开

始一整天的工作。直到凌晨 1点，夫

妻二人才简单收拾下，然后关上整栋

老公房里的最后一盏灯。

墙上的电视机整天都在开着，夫

妻俩却很少抬头看一眼。除了缝纫机

不时发出“嗒嗒嗒”的声响，大部分

时间，电视机是这个房间里唯一的声

响。

“这种寂寞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

的，就像个劳改犯。”北叔说。

他因此时常怀念刚开始接触 co-

splay 的那几年时光。那时 coser 都要

攒很久钱才能做一件 cosplay 服，他

们经常会到店里帮忙，哪怕只是剪

出一个花纹，或者画出一个图案，

他们都无比认真。

有时为了赶上比赛，coser 会坐

在店里陪北叔一起通宵。半夜做衣服

累了，coser 就会买来啤酒，和北叔

一起围在屋里的折叠桌旁，从学校社

团，一直侃到恋爱、毕业。

“跟他们一起，我也变年轻了。”

北叔笑着说。

当年的 coser 现在有些已经有了

孩子，他们还会时不时来店里看

看，偶尔做套衣服。这个时候，北

叔总能跟他们拉起家常，“就像当年

一样”。

二次元
裁缝铺


